
 

47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B0505000)资助 

收稿日期: 2018‒04‒09; 修回日期: 2018‒05‒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3‒01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55 卷  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Vol. 55, No. 3 (May 2019) 

doi: 10.13209/j.0479-8023.2018.033 
 

基于社交媒体的城市旅游区特征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 

王雯夫1,2  陈子豪1,2  孙奇1,2  张毅1,2,† 

1.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 北京 100871; 2. 空间信息集成与 3S 工程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0871; † 通信作者 , E-mail: zy@pku.edu.cn 

摘要  提出以面状旅游区为分析单元的新方法。首先从海量社交媒体数据中提取个体旅游时空行为, 然后基

于行为计算城市的旅游区结构, 最后分析旅游区的游客行为特征和游客客源特征,以旅游区为节点、旅游区

之间的旅游流为关系构建旅游区网络, 并分析其结构特征。在对苏州市的实证研究中, 基于行为计算得到  7

个旅游区, 这一结果与苏州市旅游规划中的“一核一带三区”空间格局基本上一致。对苏州市旅游区的特征分

析表明: 1) 古城和古镇是苏州市旅游的核心区域, 游客分散且距离远; 2) 苏州城区及附近的旅游区更能吸引

跨旅游区的旅游行为; 3) 苏州旅游区网络已经形成多中心结构。通过实证研究, 验证了基于社交媒体数据计

算城市旅游区结构和以面状旅游区为分析单元研究城市旅游的有效性, 为城市旅游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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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using area feature-tourism districts as analysis unit. Firstly,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s of individual tourists are extracted from social media data. Secondly, the city’s tourism districts are 

extracted based o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s. Finally, tourism districts are analyzed by 3 kinds of features — ourist 

activity features, tourist origin features and the structure features of tourism district network using tourism districts 

as nodes and tourist flow as edges. I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Suzhou, 7 tourism districts are extracted based o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districts is generally the same as “1-core-1-corridor-3-

district” pattern in Suzhou tourism planning. The feature analysis of Suzhou tourism districts indicates that the 

Ancient City Tourism District and the Ancient Town Tourism District are the core tourism districts, which attracts 

tourists from various and distant origins. The tourism districts in and near Suzhou urban area attract more tourists. 

Suzhou tourism districts have already formed into a multi-core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extracting city’s tourism districts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and researching city’s tourism with tourism districts 

as analysis unit, providing a new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urban tourism. 

Key words  urban tourism; social media; special-temporal behavior; tourism district; network analysis

基于游客行为的城市旅游研究对城市旅游规

划、管理和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是城市旅游研

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 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目的地

城市的客源特征、活动特征和旅游流网络特征等 , 

分析单元多为城市或景区, 数据源主要是传统的问

卷调查数据, 近年来也广泛使用互联网用户生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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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在客源特征方面, 

国外较早开始对游客客源的理论研究 [2‒3], 其中城

市客源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4]。针对典型旅游城市, 

已经有一系列基于客源特征的实证研究 [5‒7]。在游

客活动特征方面 , 主要关注游客运动模式 [8]、路

径 [9‒10]和热点区域 [11]等。城市旅游流网络特征研

究一般以城市中的吸引物为节点、旅游流为关系建

立网络, 通过网络分析, 研究城市目的地的空间结  

构[12‒1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诸如  Twitter, Flickr 和

新浪微博等平台产生海量旅游相关的用户生成数

据。利用这些数据, 可以对游客的时空活动进行细

致的刻画, 为基于游客行为的城市旅游研究提供新

的机遇[14]。近十年来, 新数据被应用在基于游客行

为的城市旅游研究中。在客源特征方面, 一些研究

开始使用微博等用户生成数据获取游客的客源地分

布 [15‒16], 但方法创新较少。在游客活动特征方面 , 

一些代表性的研究通过具有地理标签的照片数据获

取游客活动的轨迹, 研究热点旅游线路[17‒18]和游客

活动模式[19]等问题。在城市旅游流网络方面, 以网

络游记为主, 成为旅游流的新数据源, 但基本上仍

以热门景点为节点[20‒23]。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以城市整体或景区(吸引物)

等点状要素为分析单元。根据旅游空间理论, 城市

旅游空间由点、线和面  3 类基本要素组成[24]。点要

素即旅游节点, 由相互联系的吸引物和接待服务设

施组成, 通常是旅游活动最活跃的地方。线要素即

旅游通道, 连接目的地城市中的旅游节点。面要素

(本文中称为旅游区)是旅游要素(吸引物和接待服务

设施)聚集的空间载体, 具有鲜明的旅游主题, 是游

客旅游行为和消费的主要场所。在全域旅游时代 , 

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在空间上不再局限于热门吸引

物, 而是以一系列的吸引物为中心, 形成整体形象

突出、设施完善的综合性区域空间[25], 意味着城市

中将形成多个主题鲜明、能满足多样性旅游需求与

旅游期望的旅游区[26]。因此, 以城市整体或景区为

分析单元的城市旅游研究具有局限性, 若以旅游区

为分析单元, 则能更好地反映全域旅游时代的城市

旅游空间结构特征。 

本文提出一种研究方法——使用社交媒体大数

据, 以旅游区为研究单元, 进行基于用户行为的城

市旅游研究。该研究方法的技术流程(图  1)包括如

下几个步骤: 1) 通过数据预处理, 从原始社交媒体

数据中提取外地游客的旅游时空行为; 2) 基于旅游

时空行为, 使用网络模型中的社区发现算法提取旅

游区; 3) 计算旅游区的游客行为特征、游客客源特

征和网络结构特征。 

1 数据与预处理 

本文以苏州市为研究对象, 以新浪微博为数据

源, 使用微博  API 抓取  2012—2013 年在苏州市范围

内发布的带有地理坐标的微博  5399161 条(其中签

 
图 1  城市旅游区特征分析流程 

Fig. 1  Workflow of feature analysis of city’s tourism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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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微博  1707413 条), 涉及  470041 个用户。 

通过以下步骤, 对原始社交媒体信息(微博)进

行预处理, 从中提取外地游客在目的地城市的旅游

时空行为。 

首先提取用户的常居地信息。微博用户数据中

的居住地信息多有缺失, 我们将用户发布微博信息

最多的城市作为用户的常居地城市(若不止一个发

布微博数最多的城市, 则选择用户最早发布微博的

城市)。 

然后, 提取外地用户的时空行为。根据用户常

居城市信息, 确定目的地城市的外地用户, 并从外

地用户的所有地理微博中提取该用户在目的地城市

的时空行为。一个时空行为  B 表示为一系列时空四

元组(u, t, g, c)(每个四元组对应一条微博信息)的有

序集合: 

 1 2( , , , ), ( , , , ), 1, 2 , ,n i i i i iB w w w w u t g c i n       

其中, u 是用户标识符, 一个时空行为的四元组都来

自同一个用户; t 是微博发送时间, 一个时空行为中

时空四元组的微博发送时间间隔不超过规定值, 本

研究中规定一个行为中的微博发送间隔不超过  72

小时; g 是微博发布位置, 表示为经纬度坐标, 一个

时空行为中的  g 必须在同一个目的地城市内; c 是微

博文本内容。每个时空行为反映外地人在目的地城

市一次活动的全过程。 

最后, 从时空行为中提取旅游时空行为。定义

一个时空行为是旅游时空行为, 当且仅当其行为四

元组集合中至少存在一个四元组, 它的位置(g)在景

区(吸引物)范围内。本研究选取的景区为苏州市的

5A 和  4A 级景区以及主要旅游风情商业街 , 共  40

个。本文提出一种景区语义标注算法, 用来判断一

个地理坐标是否属于某个景区。该算法的基本步骤

如下: 1) 人工标注属于景区的  POI, 从而获得景区

的签到地理微博 , 作为训练集 ; 2) 基于密度聚类

DBSCAN 算法[27], 计算景区的行为空间, 算法参数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 基于景区行为空间, 判

断地理坐标是否位于景区内。旅游时空行为反映外

地人在目的地城市的一次旅游活动的全过程。 

通 过 预 处 理 , 提 取 出  290180 个 外 地 用 户 的

565471 次时空行为 , 并从中提取出  168052 个外地

游客的  221294 次游客时空行为。为测试旅游行为

提取的实际效果, 人工对 2814 个随机选取的外地用

户时空行为进行旅游‒非旅游标注 , 作为测试集。

通过准确率(P)和召回率(R)两个指标 [28], 对旅游行

为提取结果进行评价, 得到 P = 77.70%, R = 85.37%, 

显示提取效果较好。 

2 旅游区提取与特征分析 
2.1 旅游区提取 

Shao 等 [29]提出一种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的旅

游区计算方法, 采用基于网络模型的社区发现算法

来提取旅游区。该算法的基本原理如下。 

根据定义 , 旅游区是旅游要素(吸引物和旅游

服务设施)聚集的空间载体 , 具有明确的旅游主题 , 

在功能上能够满足游客的综合需求 [25]。旅游要素

的聚集会导致游客在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活动和消费

在同一旅游区内进行[30]。受时间限制, 游客一日内

的行为主要在旅游区内的旅游要素间移动。因此 , 

基于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提取的游客旅游时空行

为, 根据其一日行为计算行为聚集的空间区域, 可

以得到旅游要素聚集的空间区域, 即旅游区。 

本文基于网络模型, 利用社区发现算法提取旅

游区。网络模型由节点之间的边构成, 边的权重体

现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首先, 将地理单元作为

节点。为获取地理单元, 基于规则网格方法, 对目

的地城市进行空间划分, 每个网格(地理单元)的尺

寸是  500 m×500 m。然后, 基于旅游时空行为中每

一日的活动构建网格间的边 , 记网格个数为  n, 网

络的邻接矩阵 R 定义如下: 

 ,n nR    

 
, , ,

0,ij

i j i j
R

i j





 


同一天内网格 的旅游行为数

。
 

最后, 使用社区发现算法提取旅游区。社区发现算

法将联系紧密的节点划分到同一社区中, 不同社区

节点之间的联系则较为松散 [31]。由于游客一日内

的活动主要在同一旅游区内进行, 网络中同一旅游

区内的网格联系紧密, 不同旅游区之间的网格联系

松散, 故社区发现算法划分为同一社区的网格所占

据的地理范围即为旅游区。我们采用  fast-greedy 社

区发现算法, 该算法在节点较多的网络上计算速度

较快[32]。

 
图  2 为基于行为计算得到的苏州市旅游区结

构。在计算结果中排除网格数少于  50 或网格未形

成聚集的社区后, 得到如下  7 个旅游区。 

1) 古城旅游区(D1)。呈聚集状分布, 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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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整个古城, 并且向西延伸至丘山、运河和胥江

一带。苏州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古典园林、文物古

迹和历史街区 )集中在本区 , 5A 级景区有拙政园、

留园和虎丘山 , 4A 级景区有狮子林、网师园、盘

门、七里山塘、平江历史街区、寒山寺和西园戒幢

律寺。D1 区还包括观前街、十全街、石路、十梓

街和凤凰街等苏州最主要的商业休闲街。 

2) 金鸡湖旅游区(D2)。呈聚集状分布, 空间范

围从古城东部边缘到金鸡湖。D2 区的核心吸引物

金鸡湖是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5A 级景区、中国

最大的城市湖泊公园。 

3) 高新区旅游区(D3)。大致分成两部分: ①  从

古城西部边缘到苏州乐园, 呈聚集状分布; ②  向西

延伸至大阳山和太湖湿地, 向北延伸至大白荡, 以

吸引物为中心呈散点装分布。D3 区的主要景区有

4A 级景区苏州乐园、太湖湿地公园、中国刺绣艺

术馆和大阳山国家森林公园。 

4) 太湖旅游区(D4)。位于苏州太湖湖畔, 覆盖

吴中区的大部分。D4 区是古城外另一个高等级吸

引物的聚集地 , 分布形态已经基本上连成片。D4

景 区 类 型 以 山 水 自 然 风 光 为 主 , 包 括  5A 级 的 东

山、旺山和穹窿山, 4A 级的西山、木渎、光福、石

湖、天平山和天池山以及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 

5) 古镇旅游区(D5)。主要分布在昆山市以及靠

近昆山的吴江区北部和吴中区东北角。除距离较远

的木渎和沙溪古镇外 , 苏州其他  4A 级以上古镇都

位于  D5 区 , 包括  5A 级的周庄和同里 , 4A 级的甪

直、千灯和锦溪。因此, D5 区的空间形态是按照古

镇位置呈散点状分布。另外, D5 区还包括昆山市区

和同里附近的吴江区市区。 

6) 阳澄湖旅游区(D6)。基本上分布在阳澄湖周

边, 涉及昆山市、相城区和工业园区  3 个县级行政

区, 空间上覆盖南岸工业园区的国家级阳澄湖半岛

旅游度假区、西岸相城区的省级阳澄湖生态休闲旅

游度假区和东岸巴城阳澄湖度假中心。 

7) 沿长江旅游区(D7)。分布在苏州市沿长江的

张家港、常熟和太仓  3 个县级市, 空间形态上比较

分散, 根据行政区又可以划分为  3 个子区。 

如图  3 所示, 根据《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9—2020)》, 苏州市的旅游区结构是“一核一带

三区”。“一核”是主城区旅游发展极核心区 , 包括

古城、工业园区和高新区三部分。“一带”是沿江休

闲旅游带, 主要包括张家港‒常熟‒太仓一线的沿长

江地区。“三区”是环太湖休闲度假旅游区、中部湖

荡生态休闲旅游区和南部水乡古镇观光休闲旅游

区。环太湖区以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包括

吴中区、高新区环太湖地区和吴江区环太湖地区。

中部湖泊区包括昆承湖、尚湖和阳澄湖。南部古镇

区包括周庄、同里、甪直、锦溪、千灯和黎里等水

乡古镇。 

通过对比发现, 本文计算得出的旅游区与苏州

市的旅游规划的结构基本上一致, D1, D2 和  D3 分

别对应“一核”中的古城、工业园和高新区, D4, D5

和  D6 分 别 对 应 “三 区 ”中 的 环 太 湖 休 闲 度 假 旅 游

区、中部湖荡生态休闲旅游区和南部水乡古镇观光

休闲旅游区 , D7 则对应“一带”的沿江休闲旅游带。

同时, 计算结果与规划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1) 规划

中的沿江旅游带是沿长江发展生态休闲旅游, 而计

算结果显示长江边的  3 个苏州县级市的旅游空间

(D7)还是沿着交通线和城镇发展; 2) 规划中的中部

湖荡旅游区包括常熟的尚湖和昆承湖以及横跨昆

山、相城和工业园的阳澄湖, 计算结果中, 尚湖和

昆承湖与其他常熟旅游空间一起同属于沿长江旅游

区(D7), 阳澄湖发展为独立的阳澄湖旅游区(D6)。 

2.2 旅游区特征分析 
基于旅游时空行为 , 我们通过游客客源特征、

游客活动特征和旅游区网络结构  3 类特征, 对旅游

区进行特征分析。其中, 游客客源特征反映旅游区

的游客客源结构, 游客活动特征反映游客在旅游区

的活动情况, 旅游区网络结构特征反映旅游区之间

的关系以及城市的旅游区结构。 

2.2.1 游客客源特征 
游客客源特征的计算基于根据客源地对游客的

划分 , 从游客的客源地构成角度反映旅游区的特

征。本文针对每个旅游区, 计算旅游研究中常用的

两个客源地特征: 吸引力半径和客源地理集中度[33]。 

1) 吸引力半径(attraction radius, AR)是衡量分

析单元吸引力的指标。AR 值越大 , 分析单元的吸

引范围越大, 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强。根据 Smith[34]

提出的中心地标准距离, AR 的计算公式如下: 

 
2 2

1

2

1

AR ,

n

i ii
n

ii

x d

x





 


  

式中, xi 是第  i 个客源地的游客人数占游客总人数的

比例, di 是第  i 个客源地与分析单元的距离。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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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区发现算法提取的苏州市旅游区 
Fig. 2  Tourism districts extracted by applying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根据《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修改 

图 3  苏州市旅游区规划图 
Fig. 3  Suzhou tourism districts in planning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55 卷  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478 

中 , 客源地选取除港澳台外的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

区, 其他客源地的游客不参与计算, di 取第  i 个省级

行政区省会城市中心点到目的地城市中心点的直线

距离。 

2) 客源地理集中度是衡量客源集中程度的指

标, 计算公式[35]如下: 

 
2

1
100 ,

n i

i

x
G

T

    
 

   

式中, G 是旅游区客源地的地理集中度, xi 是第  i 个

客源地的游客数量 , T 是旅游区接待游客总数。G

值越接近  100, 游客越集中于少数客源地 ; 反之则

客源地越分散, 目的地可以吸引更多客源地的游客。 

旅游区的客源特征计算结果见表  1。可以看出, 

古城和古镇的吸引半径都在  300 km 左右, 明显超过

其他旅游区(200 km 以下)。同时, 古城和古镇的地

理集中度都在  40 左右, 表明其客源地相对分散; 其

他旅游区的地理集中度都大于  50, 客源地相对集

中。吸引半径最小、客源地最集中的旅游区是阳澄

湖和太湖, 表明其游客大多来自周边几个城市。 

2.2.2 游客活动特征 
旅游活动特征主要包括旅游偏好、重游率、旅

游模式、旅游地选择和滞留时间等[8‒12]。本文基于

旅游时空行为体现的游客活动, 对每个旅游区计算

旅游人次、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比例以及重游率

3 个游客活动特征。 

1) 旅游人次 : 直接反映旅游区的旅游活动强

度。基于提取的旅游行为, 统计到达目的地城市每

个旅游区的旅游行为次数, 即所研究时段内的旅游

人次。 

2) 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比例: 城市旅游出行

模式研究通常以景区或景点为单元[36‒38], 本文以旅 

表 1  旅游区客源特征 
Table 1  Tourist origin features of tourism districts 

旅游区 地理集中度 吸引半径/km 

古城 39.4 322.98 

古镇 43.0 283.33 

金鸡湖 50.1 176.83 

太湖 62.3 118.73 

沿长江 56.3 131.12 

高新区 50.5 159.99 

阳澄湖 68.4 112.09 

游区为单元, 将出行模式分为单旅游区和多旅游区

两种模式。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只在一个旅游区

活动, 多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则至少在两个旅游区

活动。本文计算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的占比, 计

算公式为 

 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比例  

 = 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数/旅游行为总数。 

该比例较高的旅游区称为孤立型旅游区, 这类旅游

区常作为游客一次旅游活动唯一的旅游区目的地 ; 

该比例较低的旅游区称为依附型旅游区, 这类旅游

区很少作为游客的唯一旅游区目的地, 在旅游活动

中依附于其他旅游区; 该比例居中的旅游区称为混

合型旅游区, 将其作为唯一目的地的旅游行为和跨

旅游区的旅游行为次数相近。 

3) 重游率: 常用来反映地区或吸引物吸引游客

反复旅游的能力[39], 游客的重游活动对旅游企业具

有较大的意义 [40]。本文将旅游区的重游率定义为

所研究时段(2012—2013 年)内平均每人到目的地城

市旅游的次数, 即 

 重游率 = 旅游人次/旅游人数。 

旅游区的游客活动特征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 

苏州市旅游区接待人次排序依次是古城、金鸡湖、

古镇、环太湖、阳澄湖、高新区和沿长江。以商务

旅游为主的金鸡湖重游率最高(1.28 次), 古镇最低

(1.07 次)。高新区的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比例明

显较低, 只有  27.62%, 是明显的依附型旅游区; 其

他旅游区均在  50%~70%之间 , 属于混合型旅游区 , 

其中东北部的沿长江旅游区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

比例最高(67.77%), 说明该旅游区的孤立程度最高。  

2.2.3 网络结构特征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社会学中一种成熟的研究方 

表 2  旅游区游客活动特征 
Table 2  Tourist activity features of tourism districts 

旅游区 旅游人次 单旅游区模式旅游行为比例/% 重游率

古城 100942 61.62 1.18 

古镇 37831 60.49 1.07 

金鸡湖 52036 52.12 1.28 

太湖 29636 57.42 1.14 

沿长江 10300 67.77 1.11 

高新区 12906 27.62 1.11 

阳澄湖 32447 65.3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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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通过个体间的关系来研究个体特征或社群的整

体特征[41]。本文利用以旅游区为节点的网络, 通过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比较各旅游区的重要程度和地

位, 并研究目的地城市的空间结构。 

以目的地城市的旅游区为节点, 游客在旅游区

之间的旅游流为纽带, 构建城市旅游区网络。可以

将其表示为一个加权无向图 , 记旅游区个数为  m, 

其邻接矩阵 T 定义如下: 

 ,m mT    

 

,

, ,

0,i j

i j i j
T

i j


 



同时到达旅游区 和 的旅游行为数

。
  

基于旅游区网络 , 本文计算度中心度和核心‒

边缘特征两个指标。 

1) 度中心度用来测量旅游区网络中旅游区的

重要程度, 有权无向图的度中心度计算公式[42]为 

 
1

( )
n

i ijj
D x i j


  ,  

式中, Di 是城市第  i 个旅游区的度中心度, xij 是同时

访问第  i 个和第  j 个旅游区的旅游行为数目。 

2) 核心‒边缘特征分析是将节点分为联系紧密

的核心节点和联系稀疏的边缘节点, 核心节点构成

子图的联系越紧密, 同时边缘节点构成子图的联系

越稀疏 , 则网络的核心‒边缘特征越明显 [43]。本文

使用 Hamming 算法进行核心‒边缘计算, 该算法是

核心‒边缘分析中常用的方式之一[44]。 

城市旅游流网络研究中, 度中心度反映研究单

元在城市中的角色、位置以及重要程度; 核心‒边

缘特征反映区域内旅游要素的不平衡性, 对优化区

域旅游结构、协同区域旅游关系具有指导意义[45]。

我们以提取出的  7 个苏州市旅游区作为网络节点 , 

以旅游区之间的旅游流为联系纽带, 建立苏州市的

旅游区网络 , 其邻接矩阵如表  3 所示 , 计算得到的

旅游区网络结构特征如表  4 所示。从旅游区的网络

结构特征来看 , 古城旅游区的度中心度为  50570, 

明显高于其他旅游区, 表明在多旅游区旅游行为中, 

选择古城旅游区的频率最高, 其次是金鸡湖(33822)

和古镇(20341)。核心‒边缘分析显示 , 苏州旅游核

心区域是古城、古镇、金鸡湖和太湖旅游区, 边缘

区是沿长江、高新区和阳澄湖旅游区。其中, 核心

节点构成的子图密度为  7749.2 (密度为图中边的度

的平均值[41], 根据表  3 计算得出), 边缘节点构成的

子图密度为  789.3, 仅为核心区的约  1/10, 说明旅游

区之间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旅游区的

联系紧密, 表明较多的游客在一次旅游行为中会游

览这些旅游区中的多个 , 边缘旅游区则较为独 立 , 

难以吸引游客在一次旅游行为中同时到此游览。 

3 结论 

近年来新数据和新方法逐步应用在旅游学中 , 

推动了旅游定量研究的发展。在城市旅游研究中主

要以景区为分析单元, 对全面认识和评价城市旅游

综合发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以城市旅游

区为分析单元、以社交媒体大数据为数据源的新方

法 , 丰富了旅游区尺度的城市旅游研究的数据源。

基于空间聚类的景区语义标注等方法, 实现从社交

媒体大数据中提取城市个体旅游行为; 基于社区发

现算法, 从旅游行为中提取行为聚集区, 实现城市

旅游区的提取; 以城市旅游区为分析单元, 分析了

旅游区的游客行为特征、游客客源特征和网络结构

特征。 

在苏州的实证研究中, 基于旅游行为计算得到

7 个旅游区, 与规划中的“一核一带三区”基本上一

致, 表明苏州旅游的实际发展与规划高度一致, 呈

现旅游产业和要素聚集, 表现出旅游行为的高度聚

集。以旅游区为分析单元, 分析了苏州市旅游区特

征。从游客客源角度看, 苏州市有两类旅游区, 古 

表 3  旅游区网络的邻接矩阵 
Table 3  Adjacency matrix of tourism districts network 

旅游区 古城 古镇 金鸡湖 太湖 沿长江 高新区 阳澄湖 

古城 − 10347 18864 8041 1667 6652 4999 

古镇 10347 − 3343 2097 652 1055 2847 

金鸡湖 18864 3343 − 3803 948 2840 4024 

太湖 8041 2097 3803 − 452 2252 1731 

沿长江 1667 652 948 452 − 292 970 

高新区 6652 1055 2840 2252 292 − 1106 

阳澄湖 4999 2847 4024 1731 970 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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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旅游区网络结构特征 
Table 4  Network structure features of tourism districts 

旅游区 度中心度 核心‒边缘属性 

古城 50570 核心 

古镇 20341 核心 

金鸡湖 33822 核心 

太湖 18376 核心 

沿长江 4981 边缘 

高新区 14197 边缘 

阳澄湖 15677 边缘 
 
 
 

城和古镇是苏州市的核心, 其游客客源地分散且距

离远 ; 其他旅游区的客源地则相对集中且距离近。

从游客活动角度看, 处于苏州城区及其附近的旅游

区旅游人次较多, 其中金鸡湖重游率较高, 古镇旅

游区的重游率则较低; 高新区属于明显的依附型旅

游区, 其他旅游区则属于混合型。从网络结构角度

看, 古城、金鸡湖、古镇和太湖旅游区是苏州市的

核心旅游区, 苏州旅游区已形成多核的网络结构。 

本文通过对苏州市的实证研究, 证明基于社交

媒体大数据对旅游区进行特征研究的方法是有效

的。但是, 社交媒体大数据普遍存在年龄、性别和

区域等偏好, 在基于此类数据进行旅游区特征分析

时, 需要进一步综合其他数据源进行评估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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